
醫生看病人容顏，相士看客人氣色，各有專業常規；而普羅大眾
在社會安身立命，與人相處，也得觀言察色，聽其言而觀其行。

「講大話唔眨眼」，這句廣東俗語，說的是那些說謊的人，面不
變色心不跳，連眼也不眨。由這句俗語，可知說謊者心虛，眼神有所
表露。就以台灣第一騙子阿扁為例吧，他每講假話時，雙眼會不由自
主地眨動，頻率比平時快，有時候，甚至闔上眼睛，端的是 「閉着眼
睛說瞎話」！接受法庭傳召，一時把責任往老婆身上推，一時又誑言
要替全台灣民眾坐牢。

以最近阿扁面相氣色而觀，他一家都難逃官司，而他老婆不論是
裝病還是真病，這冬天肯定不好過。無論阿扁如何苦心往自己臉上貼
金、塗脂抹粉，也難掩 「惡有惡報」、 「時辰已到」的極壞氣色。看
氣色，關鍵在命宮，也即是印堂，正確位置在眉心，兩眉之間那個部
位，此乃氣色發源地。阿扁雖把此處搽得油亮，但那股惡運臨門的晦
氣，是遮蓋不了的，這與 「紙包不住火」同一
道理。印宮對上，是官祿宮，阿扁在未被正式
羈押之前的公開活動，此處已露兇光，而印堂
壞氣色向雙眼角魚尾紋伸展，此處是夫妻宮，
夫妻同一運。阿扁印堂的壞氣色向下眼肚伸延
，此處是子女宮，其子女亦難逃法網。

為阿扁看氣色
易經緯

續
欄
友
賴
建
群
之
筆
，
美
藝
三
重
奏
的
派
斯
勒
結
束
室
樂
而
專
注
鋼

琴
事
業
。
八
十
四
歲
仍
有
如
此
魄
力
，
的
確
驚
人
。
鋼
琴
家
費
拉
沙

（Leon
Fleischer

）
亦
再
辦
鋼
琴
獨
奏
會
，
同
樣
以
八
十
高
齡
，
為
自
己

訂
下
另
一
挑
戰
。

費
拉
沙
在
三
十
多
歲
時
，
一
次
小
意
外
令
他
要
在
姆
指
縫
針
。
之
後

，
他
卻
發
現
右
手
最
尾
兩
根
指
頭
向
掌
心
彎
。
這
宗
意
外
距
今
已
經
四
十

年
，
費
拉
沙
沒
有
因
着
右
手
的
神
經
問
題
而
放
棄
他
的
音
樂
事
業
；
他
多

次
演
奏
如
拉
威
爾
的
左
手
鋼
琴
協
奏
曲
，
成
為
積
極
推
廣
這
首
優
美
作
品

的
動
力
之
一
。
另
一
方
面
，
他
亦
苦
尋
根
治
的
藥
方
。
四
十
年
前
，
這
是

一
起
不
知
名
的
疾
病
。
四
十
年
後
，
他
的
右
手
竟
可
再
一
次
演
奏
！

常
在
美
容
產
品
上
看
見
的Botox

，
就
是
醫
治
費
拉
沙
右
手
的
幫
手

。
這
四
十
年
間
，
他
遍
尋
方
法
令
他
再
次
雙
手
演
奏
，
他
這
種
對
人
生
的

堅
持
叫
人
感
動
。
那
是
他
人
生
的
高
峰
，
正
值
壯
年
，
對
未
來
抱
有
無
限

希
望
；
偏
偏
就
在
這
時
候
對
他
最
重
要
的
右
手
受
傷
。
費
拉
沙
說
他
做
盡

一
切
冒
險
的
事
，
蓄
了
長
髮
和
鬍
子
，
更
常
以
電
單

車
風
馳
電
掣
…
…
這
都
不
是
一
個
古
典
鋼
琴
家
的
所

為
。

但
他
卻
經
歷
過
這
一
切
，
現
在
更
要
巡
迴
演
出

，
踏
上
舞
台
演
奏
莫
扎
特
、
舒
伯
特
。
右
手
的
活
動

能
力
失
而
復
得
，
不
單
叫
人
驚
嘆
醫
學
昌
明
，
還
看

得
見
一
位
偉
大
音
樂
家
的
堅
持
。

費
拉
沙
的
堅
持

胡
銘
堯

其
實
，
即
使
立
法
會
沒
有
用

《
權
力
及
特
權
條
例
》
來
調
查
雷

曼
迷
你
債
券
事
件
，
一
眾
銀
行
家

們
仍
要
為
兩
個
新
經
濟
現
象
擔
心

—
第
一
，
負
責
審
批
互
聯
網
域
名

的

﹁I C
A
N

N

﹂

國

際

組

織

（Internet
C

orporation
fo r

A
ss ig ne d

N
a m

es
an d

N
u m

be rs

，

即
﹁互
聯
網
域
名
及
規
約
編
號
指
配
組
織
﹂
）
打
算
再

推
新
猷
，
就
是
推
出
﹁b an k
﹂
，
也
就
是
說
﹁銀
行
﹂
域

名
。

此
舉
令
不
少
美
國
、
英
國
和
日
本
的
銀
行
方
面
十

分
頭
痛
，
擔
心
像
當
日
初
出
﹁. co m
﹂
時
，
有
不
少
差

不
多
的
域
名
魚
目
混
珠
，
特
別
是
現
時
互
聯
網
上
的
金

融
騙
案
非
常
猖
獗
。
雖
然
很
多
國
家
已
修
訂
相
關
法
規

，
以
保
障
銀
行
利
益
，
但
仍
有
許
多
銀
行
去
信

﹁IC
A
N

N

﹂
，
希
望
延
遲
推
出
﹁. ba nk

﹂
域
名
，
等
度

過
了
金
融
海
嘯
再
算
。
只
是
互
聯
網
的
大
勢
乃
是
多
推

出
新
產
品
，
是
故
﹁I C

A
N

N

﹂
也
只
能
承
諾
會
非
常
小

心
地
審
批
﹁.ban k

﹂
域
名
的
申
請
，
並
會
與
國
際
刑
警

合
作
。
不
過
對
銀
行
而
言
，
為
防
萬
一
，
可
能
都
會
預

先
用
錢
去
購
買
各
色
各
樣
與
自
己
名
稱
類
近
的
﹁. bank

﹂
域
名
。

第
二
，
﹁Goog l e

﹂
不
會
和
雅
虎
結
盟
，
而
﹁微
軟

﹂
也
不
肯
再
收
購
雅
虎
的
新
聞
，
亦
是
﹁新
經
濟
﹂
中

的
一
個
應
該
令
人
憂
心
的
新
發
展
。
傳
統
賣
時
裝
、
賣

電
器
的
店
舖
結
業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
遠
不
如
雅
虎
一
類

的
﹁新
經
濟
企
業
﹂
萎
縮
來
得
深
遠
。
因
為
，
除
了
銀

行
外
，
新
興
中
小
企
不
少
都
是
依
靠
互
聯
網
作
支
援
，

所
以
微
軟
最
後
不
肯
再
收
購
雅
虎
，
美
國
市
場
希
冀
用

﹁科
技
來
帶
動
經
濟
上
揚
﹂
的
說
法
便
會
站
不
住
腳
，

再
結
合
聖
誕
節
的
銷
情
極
可
能
不
理
想
，
以
及
預
期
明

年
第
一
季
的
業
績
差
勁
，
銀
行
業
整
體
的
呆
壞
帳
幾
乎

一
定
會
更
進
一
步
惡
化
。

當
然
，
雅
虎
今
日
落
得
這
般
田
地
，
也
可
以
說
是

象
徵
了
第
一
代
互
聯
網
世
代
的
終
結
，
正
式
由
﹁互
聯

網
第
二
代
﹂
（
即
所
謂
﹁W

eb
2.0

﹂
）
取
代
。

改
朝
換
代
往
往
也
會
否
極
泰
來
，
可
能
新
機
遇
會

旋
即
在
全
球
出
現
也
說
不
定
，
只
看
銀
行
家
們
有
沒
有

創
意
、
視
野
與
膽
量
，
在
察
覺
新
機
會
時
願
意
投
資
。

新
經
濟
‧
新
危
機

軒
轅
伯

光動力療法，對很
多人來說，還是一個陌
生的詞語。然而這種與
傳統醫療手段截然不同
的治病方法，自面世後
，已處處顯露出鋒芒，

成為一顆熠熠發光的 「明日之星」。
將來，癌症患者（食道癌、膀胱癌、肺

癌、乳腺癌、宮頸癌、肺癌、口腔癌、惡性
黑色素瘤等），將無須開刀無須放療無須化
療，只要打一針，然後用光源照一下，癌細
胞就會自然死亡。治療過程中，患者無痛苦
，不傷及正常細胞，也不留下疤痕，這是神
話故事嗎？不是！現今醫學正用這種嶄新的
治療方法，成功地醫治了成千上萬的病人！
只是光動力療法目前的成本較高，尚不能普

及，等未來科研進一步對 「打一針」的 「藥
物」有所開發之後，它即能成為人類戰勝頑
疾的福星。

光動力療法的原理十分簡單，醫生給患
者打一針，這種針劑並不是藥物，而是一種
能轉變成感光物質的 「化學材料」。這種
「化學材料」隨血液流動，抵達癌腫大本營

或患處停下來，浸潤癌細胞、充塞患處空隙
，然後轉變成能感光的物質，猶如以前用的
那種膠片，遇到能見光即能成影。

然後醫生用最有效的光源，如鐳射光照
射這種 「癌腫菲林」。菲林感光後，即時有
反應被激活，有如一聲令下，紛紛躍起殺敵
，直至 「患敵」投降。

後日筆者會在此進一步介紹光動力療
法。

光動力療法簡述 思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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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持
古
老
的
風
俗
，
除
了
有
上
一
輩
推
動

外
，
還
要
新
一
代
願
意
接
棒
，
否
則
相
傳
下
來

的
習
慣
會
逐
漸
流
失
。
像
傳
統
的
婚
禮
，
由
於

年
輕
人
怕
麻
煩
，
加
上
西
方
風
氣
影
響
，
在
現

今
香
港
已
難
得
一
見
了
。
因
此
當
我
知
道
屯
門

屯
子
圍
的
陶
氏
以
花
轎
迎
親
時
，
便
不
請
自
來

，
一
睹
這
快
將
失
落
的
傳
統
。

在
區
內
人
士
鼓
吹
下
，
屯
門
陶
氏
圍
村
近

年
已
有
三
對
新
人
辦
過
傳
統
婚
禮
。
在
最
近
一

次
，
新
娘
子
乘
花
車
抵
達
屯
子
圍
，
便
改
乘
花

轎
，
在
新
郎
引
路
下
來
到
夫
家
，
雙
雙
經
過
米

篩
、
跨
過
火
盆
，
在
屋
內
稍
事
休
息
後
再
往
陶

氏
宗
祠
拜
祖
先
。
在
路
上
，
穿
上
長
衫
馬
褂
及

佩
帶
繡
球
的
新
郎
走
在
前
面
，
花
轎
載
着
新
娘

，
前
有
迎
親
牌
和
紅
燈
籠
帶
領
，
左
右
有
瑞
獅

保
護
，
鼓
樂
喧
天
，
吸
引
不
少
人
拍
下
這
熱
鬧

場
面
。到

達
祠
堂
後
，
先
來
一
個
大
合
照
，
其
後

新
人
沿
側
廊
走
進
後
廳
。
一
名
長
輩
為
他
們
祝

福
，
繼
而
由
禮
生
唱
禮
文
，
指
示
主
婚
人
和
新

人
在
祖
先
靈
前
進
行
娶
親
和
祭
祖
儀
式
。
雖
然

主
家
盡
可
能
依
照
古
老
習
俗
做
，
但
因
環
境
和

觀
念
改
變
，
許
多
環
節
已
沒
有
跟
從
了
。

像
新
娘
子
出
門
時
，
除
了
撐
開
紅
傘
擋
煞
之
外
，
還
要
在

地
上
撒
米
，
但
後
者
已
不
做
了
。
另
外
，
新

娘
按
習
俗
要
披
上
紅
頭
巾
，
雙
腳
不
能
觸
地

，
由
大
妗
姐
揹
上
花
轎
，
但
今
天
找
熟
悉
禮

儀
的
大
妗
姐
已
不
容
易
，
更
遑
論
有
力
可
以

揹
起
新
娘
。
不
過
，
能
有
復
興
傳
統
之
心
，

舉
辦
一
個
與
別
不
同
的
婚
禮
，
足
以
讓
新
人

留
下
美
好
回
憶
了
。

素來喜愛傅抱石的水墨山水，並非因
為他痴嗜石濤的筆墨與意境，而是能夠深
入生活，師法自然，自爾成局，另闢蹊徑
。例如附圖是傅抱石水墨寫生《芙蓉國裡
盡朝暉》，江上往來小艇與矮樹相映成趣
，構成優美的境界。

宋代山水畫家郭熙曾力陳畫家要走進
大自然，向 「真山水」學習，不斷地細察，融匯一體；思想感
情和季節、晨昏、晴雨、山石、江水等共通共生，始能 「山水
之意度見矣」。傅抱石着實身體力行，能做到這一點。故其氣
韻生動，筆墨淋漓、揮灑自如。其寫生亦寫意之水墨山水畫，
與董源的 「淡墨輕嵐」，巨然光影調和的江南水鄉，使人回味
無窮。

筆者最記得他的真跡《萬竿煙雨》（一九四四年作）、
《聽瀑圖》和《瀟瀟暮雨》（一九四五年作），寫四川山區溟
濛多變的雨景，氣勢非凡，深遠雄邁，使人 「咫尺之內，便覺
萬里為遙」。

據考證，傅抱石於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間，定居重慶
歌樂山金剛坡，所以朝夕與蜀山煙雲雨瀑相處，深深體驗四川
一帶滃濛多變的大自然。我們可以說，雄偉奇幻的蜀地山川孕
育了傅抱石那個時期的作品，加上他獨特的筆墨，皴法、造型
、布局等，形成一己風格。都江堰、岷江、大渡河、峨眉山、
青城山和烏龍江等地，皆為他常遊之處。

山
水
之
意
度
見
矣

李
英
豪

屯
門
的
傳
統
婚
禮
場
面
熱
鬧

傳統婚禮 陳天權

責任編輯：何曉明 逢星期一至五刊出（假期停刊）校園孩子眼

闖闖新天地

油麗邨 陳志華

黑與白之間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中七 溫家嘉

筆中情筆中情筆中情

明德國際醫院
徐振邦

位於山頂區的明德國際醫院
（Matilda International Hospital
）是一所擁有很長歷史的醫院，於
一九○七年一月開始接收第一批病
人，至今已有逾百年的歷史。

這所醫院的命名，其實是與商
人Granville Sharp與他的妻子Matilda Lincolne有關的。
Granville在香港經商，很支持妻子幫助老弱貧病的人，
於是，在他的遺囑中表示要成立一間醫院，就是明德醫
院誕生的前因，而這家歷史悠久的醫院提供的醫療服務
已經歷了一整個世紀。

而醫院的建築物現在已被列為第三級歷史建築物。

在油塘邨附近，有一條新屋邨
名為油麗邨。油麗邨位於油塘邨的
西邊，鄰近東隧入口。油麗邨原計
劃共興建六座大廈，作為居屋出售
；後來因應政府的停售居屋措施而
改作出租公屋，所建的樓宇數目也

有增加。部分油麗邨樓宇超過四十層高，因要迎合香港
消防法例，故其中三座大廈設有隔火層。油麗邨的樓宇
命名均以 「麗」字作為主詞，分別有碧麗樓、智麗樓、
雅麗樓、秀麗樓、逸麗樓、頤麗樓、豐麗樓和盈麗樓等。

油塘邨內有數間中小學，其中以普照書院最為特別
。普照書院原位於九龍油塘茶果嶺道五五五號，鄰近昔
日的油塘徙置區，中間以油塘道相隔。後來，由於地下
鐵路公司要發展將軍澳線，因此，普照書院於一九九九
年九月遷往如今的油塘邨內，學校所在的街道被命名為
「普照路」，以學校名字作為街名。

經過近十年的發展，今天的油塘邨已是一個現代化
的新型屋邨，與昔日的油塘徙置區有天淵之別，無論樓
宇設計還是配套設施都大大不同。可惜的是，舊油塘徙
置區拆卸後因地下鐵路的將軍澳線興建計劃定線的關係
，令油塘邨重建工程多番拖延，地盤也丟空了多年，許
多原油塘邨居民先後搬離。因此，如今的油塘邨居民中
，很多都不是昔日油塘徙置區的原居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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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本是互不往來，沒有關係的兩個世界。黑，是一
個黑暗的深淵，隱藏着猙獰的一面，使人不禁心寒。白，
像一個生活乏味的小圈子，平淡如水，一點情趣也沒有。
黑和白永遠不了解對方，闖不進各自的生活，一直站在彼
此遠遠的兩端。黑白是否真的永遠不能遇上對方？他們真
的沒有相遇的機會嗎？

當黑與白混在一起時，創造的卻是另一番景象。為夜
幕下垂的天空添上黑黑的漆夜；為萬里無雲的晴空畫上一
朵朵白雲；陰天、雨天或雷電交加時候，體現的是黑白之
間的合作，充分發揮其角色。在晴朗的天空上塗上黑色，
頓然間變成陰霾一片；再多加一筆便是狂風暴雨，行雷閃
電。黑與白可以對立，也可以合作無間，彼此間有着千絲
萬縷的關係。

黑與白互有關連，互相配合，互補不足。黑的邪惡可
以被白的純潔融化，正如父親的苛嚴可以被母親的溫柔中
和褪減。黑與白各有所長，配合得天衣無縫。小器的弟弟
可以得到豁達的姐姐所包容，哥哥的關懷愛護可以感動自

私自利的妹妹，無知的幼子有待經驗豐富的長輩教訓。黑
與白不是各自生存在極端，而是彼此向着對方走近；沒有
刻意，卻恍如磁場引力，不自覺地吸引着對方。黑與白都
是為了對方而存在的，其意義就在於彌補不足，相知相融
……

黑與白有各自的精采，努力去創造黑暗與純潔，也同
時一起締造同一個世界──在黑白混淆之際，形成了灰濛
濛的宇宙。黑不再黑，白也不再白，而黑中帶白，白中有
黑，使黑的世界裡有點純潔，帶來希望的氣息；在白的世
界裡則靜靜地起了變化，不再是一昧地乏味。

或許，黑與白不會明白各自的世界，但幸得他們能創
造出屬於他們自己的世界，因此而真正了解彼此的需要。
不是常常聽到有人說： 「你我生活於兩個不同的世界，你
根本不會明白我！」真的如此嗎？或者，正因為來自不同
的世界，走在一起時才有機會發掘新的趣味，才能擴闊視
野，認識更多人和事，嘗試讓更多不同的顏色湊在一起。
不同的世界自有其樂趣，不同顏色的世界互相碰撞，說不
定能創造出一種新穎的、從來未有讓人發現的、與別不同
的顏色。當然，這個調和的過程難免有一些失誤，但如果
沒有了這個過程，又怎能知道怎樣才是失誤、怎樣才值得
欣賞？

「黑白配」其實是互相襯托、互相配合的天生一對，
不能忽略對方，不能失去對方，更不能傷害對方。他們是
和諧相處的楷模，各自的優點補充了對方的缺點，讓雙方
的存在創造出另一個獨特的結晶品。

四十年前，香港還只是一個平
凡的城市。新界鄉郊只有農田。媽
媽的孩童時代就居住在元朗的圍村
，直到結婚之後便搬離圍村住到市
區去。所以每到大時大節，我們一
家人都會和媽媽一起回到圍村。

每次來圍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雄糾糾屹立在
風中的榕樹，它彷彿要見證着似水年華的過去。就在榕
樹下，我點燃了蚊香，讓媽媽分享屬於她的榕樹故事。

適值春天季節，農田濛上了一層綠意，大榕樹也絲
絲縷縷地抽出嫩金色的葉芽，耀眼的陽光彷彿穿透了樹
葉落在地上。每天早上，外婆都會先把媽媽帶到榕樹下
，然後自己下田工作，遠遠的看着繞着榕樹玩耍的媽媽
和她的一群小朋友。大家赤着腳丫，在榕樹下跑跑跳跳
，你追我逐。大榕樹是如村莊的守護者，守護着下田工
作的人們，也守護着等待家人的小孩子。

每到夏天，大榕樹下就是鄰居們飯後休憩的集中地
。媽媽每每抓着外婆的衣角，拿着比她的頭還要大的葵
扇，搖搖擺擺地在樹下跟着乘涼的大人湊熱鬧。偶然，
七嬸會帶來唱機，播一些懷舊樂曲，大家還常常竊竊細
語，那些李家長子有多能幹、陳家媳婦有多潑辣、還有
蔬菜又貴了多少等等都是鄰居們互通的信息和閒談的內
容。涼颼颼的微風拂來，樹葉窸窸窣窣地相互摩擦，就
像要加入大家的話題似的。

媽媽說，這棵大榕樹看着她結婚，看着她帶來孩子
。童年時，父母一放假便帶我回圍村探望外婆。那時候
矮矮的我總會仰着頭望着樹頂，至今仍不曉得當時我在

想什麼。清晰而難忘的，是那個在榕樹下度過的夜晚。
我小時候不算太頑皮，但也愛鬧彆扭，不肯乖乖坐

下吃飯，吵着要去榕樹那兒玩耍聽故事。屢勸不聽之下
，媽媽動了肝火，一把推我出門，再 「嘭」一聲關上大
門。我賭氣地走到榕樹下，預料媽媽一定會來找我。然
而，等了又等，直至四周漆黑一片。隨風亂舞的樹葉，
地上的倒影像面目猙獰的猛獸。我忽然想起前天小莉說
過的鬼故事，再看到路燈忽明忽暗，像是被風吹過的燭
光般，伴着陰森森的涼風，頓時心也寒了，全身顫抖。
我用力提起僵硬的雙腿，頭也不回拔足飛奔回家。從此
，我再也不會在晚上到榕樹下玩了，即使白天走過榕樹
旁，也是急急腳快步走過。這藏在我心底的小事，成了
我和大榕樹之間的秘密。

媽媽常說，大榕樹是她和爸爸的媒人。從前的人談
戀愛不像現在這般自由大方，總是羞羞答答地默默含情
。某年秋天，來探親的爸爸在榕樹下邂逅了在等待朋友
的媽媽。爸爸向媽媽詢問進村的路，短短的三言兩語，
已把爸爸牽進無限的甜美國度。涼風一吹，一片枯葉落
在媽媽的頭上，爸爸隨手為她撥去落葉，而媽媽紅着臉
蛋低頭不語，像犯了事的小學生一顆心七上八下。原來
，常常到圍村探親的爸爸早已留意到媽媽，這次大榕樹
下的相遇，令他們的認識了解跨進了一大步。所以，每
次提起大榕樹，媽媽的嘴角總會泛起一絲微笑，讓我彷
彿看到爸爸當年珍視的那可愛的笑靨。

時代變遷，令農田長出的不是植物而是房屋，大榕
樹彷彿也累了。近年來，大榕樹不斷出現枯萎的狀況，
還有人要求砍掉榕樹圈地建房。無論大榕樹在往後的日
子將如何，它已在我們一家人心中牢牢地扎了根，攏合
着無數回憶，拔也拔不出來了。

（綠色力量、新創建集團合辦 「港人‧港樹‧港情
」 保育活動之 「榕榕細語──大城市小故事」 徵文比賽
高級組優異獎作品。本版略有刪改。所有得獎作品刊登
完畢。）

懷念榕樹
靈糧堂怡文中學 中六 陳珏蕊

在多年的小學生活中，我覺得我最不應該做的一件事
，就是和我最要好的朋友打架。

記得發生那件事情時，我還在唸二年級，而我最要好
的朋友就是劉同學。那時我們常常一起嬉戲；上課時一起
偷偷談話，一起被老師責備；小息時一起玩耍，一起談天
說地。我們的關係就像親兄弟一樣密切，但從來不為小事
爭吵，更不會因此而打架。

然而，總有一次是例外的。
那天，我們班舉行了一個 「最佳值日生」比賽，哪個

做得最認真的同學就會獲獎。比賽結果出乎我們的意料之
外，竟然由有 「搗蛋王」之稱的劉同學勝出。這對他來說
當然有着一種難以用語言形容的興奮和滿足，所以，他更
特別愛惜那份老師獎勵給他的禮物──一枝精緻的鉛筆。

放學後，我請劉同學把那枝鉛筆借來欣賞一下，他馬
上便答應了。可是，那筆剛放到我的手中，一不小心就跌
在地下，更不幸的是，它咕嚕咕嚕地就滾到馬路上了，並
恰巧地被一輛迎面駛來的車子輾至粉碎。這時，劉同學二
話不說，一下子就把我推倒在地上，我頓時怒火中燒，一
站起來便向他猛揮拳頭。於是我們就這樣在馬路邊扭作一
團，拚得臉紅耳赤，直至渾身污蹟斑斑才作罷。最後，兩

人都一起嚷着說 「絕交」來代替互道 「再見」。
令我想不到的是，僅僅過了一天，劉同學竟然主動對我說： 「對不起

！」於是我們又再和好如初了。
經過這件事之後，我明白到朋友之間需要互相寬恕和體諒。雖然現在

劉同學已經不再和我在同一間學校唸書，但他永遠是我心中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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